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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 缩小】

　　编者按：力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多年来，力学人遵循钱学森的工程科学办所思想，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力学事

业、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老一辈力学人以国家需求为己任、艰苦创业和奋发拼搏的

精神，是力学所60年奋斗史的精髓。本刊在“情系科学”栏目里陆续推出离退休老同志回忆文章，以展示普通科

技人员的风貌。 

我的力学人生路

田千里

　　1955年钱学森同志回国并带回了一批力学专家，当时还没有力学所，只是在数学所里成立了一个力学组。

1956年正式成立力学所，1957年盖起了力学所大楼，我来所时大楼尚未完工。因为“反右”以后，整个知识分子

阶层被划为“资产阶级”范畴，应届毕业生都要先下放劳动，我们就在大楼工地当小工。三个月后，钱学森同志

认为力学所工作需要，请示科学院后，我们就都正式参加了科研工作。 

　　1957年以前的科学院基本上是纯学术性机构，有幸进入这座科学殿堂的人主要任务是写出有一定学术水平的

论文，出成果，出人才。因此，我们来了以后就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业务学习，查文献，选论文题，和研究生差不

多。报纸上曾报道过，说这是科学院的“双轨制”，即研究生、研究实习员两个途径，达到出人才的同一目的。

这正是我十分向往的，因为我不是科班“力学系”出身，很希望能有机会再学习，以便在科研工作中做出成绩。

可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反右”使人们的调门愈来愈“左”，似乎“出成果、出人才，写论文”全是白专道

路，应当走什么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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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大跃进”开始了，钱学森所长和党委书记杨刚毅在“务虚”会后提出了力学所要搞“上天、入地、

下海”三件事，“上天”是指人造卫星，“入地”指地下钻探，“下海”指水动力学。这时候科学院581工程上

马了，组织了有关研究所，准备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力学所承担了总体设计任务，先是指派程世祜、林华宝、汤

绍沅和我四个人参加。程先生是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回国的专家，林华宝是留学苏联回来的，后来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汤绍沅是北大毕业生。不久又从清华力学班调来了一批学员，力学所又加派了杨南生和李敏华二位，

他(她)们都是由美国回来的专家。在北京西苑饭店成立了581设计院。不久，设计院全班人马都迁到了上海，成

立了上海机电设计院。在搬迁时，负责仪器舱研制的应用地球物理所二部因缺少结构设计人才，把我和汤绍沅调

去了。设计院到上海后划归上海市和科学院，人事关系便脱离了力学所，李敏华和程世祜二位就回了力学所，成

立了十二室，李先生当主任。因为缺人，于是钱学森所长就亲自出面，找应地所交涉，把汤绍沅和我调回了力学

所。 

　　卫星的研制工作仍在各所进行，卫星回地时导弹头部进入大气层时要承受高温气流冲刷，为此，化学所研制

了一种耐高温烧蚀的材料，但没法进行烧蚀试验。于是在李先生领导下，让我带领一群大学生和复员军人建立一

套燃烧试验装置。李先生的爱人吴仲华院士是著名的工程热物理专家，他在上海给我们加工了一个燃烧室，我们

用它在力学所小食堂旧址建成了一个简易的燃烧实验室。我本来对燃烧是一窍不通，但任务逼人，只好“赶鸭子

上架”。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我带着一群大学生和复员军人日夜苦干，终于完成了任务。建成后，科学院副院

长裴丽生同志很高兴地带了化学所研制的材料模型来做烧蚀试验，后来钱学森同志又带人来参观，李先生也十分

高兴。 

　　不久，上海机电设计院有两个力学问题请力学所协助解决，党委书记黎映霖派李敏华先生带我去。有一个是

壳体稳定性问题，负责计算的是位大学生，因为缺乏经验，我去帮他解决了，我受到了设计院院长杨南生同志的

表扬。 

　　1958年大跃进时，力学所准备大干，在怀柔成立了分部，建电站，修铁路，但这时候要整顿收缩，许多工程

下马了。院581工程也告暂停，但许多研究所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实际上仍在进行。在山西大原发射的探空火箭

就是一次练兵，为后来的“东方红一号”做了准备. 

　　1960年科学院研制的探空火箭“科1”要在山西太原发射。它的头部装载着各研究所研制的仪器，是581工程

结束后的又一项任务，对各所研究成果也是一种考核。裴丽生同志带队，各所所长及有关人员齐集太原市，但临

发射前才发现火箭尾翼太大。火箭是化工单位设计的，他们没有结构设计人员，没有进行强度核算，于是大家心

中都有些发怵，万一上天后尾翼折断掉了下来怎么办？当时钱学森同志已调任五院院长，他只是每周来力学所两

次，力学所的日常工作由黎映霖书记及郭永怀副所长负责。黎书记当时就在现场，立即打了电话给他的秘书肖惟

一同志，让他通知我迅速赶赴太原，分析这个问题。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到火车站，但已没有去太原的车票，于是

赶到了石家庄住了一晚，第二天赶到太原。黎书记见了我以后，向我介绍了情况，问我是否要去现场看看，我

说：“还是先看看图纸资料吧。”结果是除了几张草图外，什么设计资料也没有，而我又没学过空气动力学，没

法计算载荷。向黎书记汇报后，他又打电话，让力学所派俞鸿儒(当时是助研，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和崔季平两

位同志前来。他们都说：“发射过程要经过跨音速阶段，而这个阶段的气动载荷，还是个未能定量解决的问

题。”载荷无法确定，强度也就没法核算。这么多的研究所领导和有关的科研人员在裴副院长的带领下，正等着

强度核算的结论哩！我深感责任与压力之重大，心情十分紧张，头脑也显得有些麻木不灵了。还好，两天后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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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钱学森同志，我们把情况向他汇报后，裴副院长又请了太原市王市长来开会，钱学森同志、黎书记和我们都参

加了。钱学森同志说明了气动载荷还无法确定的原因，指出如果发射，不排除有失败的可能。最后由王市长决

定，还是发射了。 

　　在航天事业中，力学所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是当时领导和研究人员都很关心的事。显然力学所不

适合搞大型工程，刚成立一个581设计院就调迁到上海去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指示：“力学所部分研究室

配合五院的工作进行研究，在航天工程中五院负责近期的工程实用性的课题，力学所负责远期的、理论性的研

究。”于是以李敏华先生为首的十二室承担了五院的103任务。因为当时五院的工作也刚起步，而且他们的精力

集中于工程实际，所以也没提出许多具体课题，只是提了个方向，说:“导弹桁条工字梁可能有热应力问题。” 

　　这时，五院要建热应力实验室，要求科学院协助。决定先研制开发一个小型实验室，由自动化所牵头，力学

所派我参加，这时我已被提为助理研究员。国防科委派了一位处长协同自动化所杨嘉墀先生带队，在国内进行调

研。杨先生也是由美国回来的专家，他后来是863计划的倡议人之一，中科院院士，荣获“两弹一星”勋章。因

为去调研的都是保密单位，而我因家庭和社会关系原因，人事材料不合格，结果十分尴尬，他们只能撇开我去参

观访问了，使我感到自己确实不适合搞什么尖端科研任务。但领导还是信任我，还是用我。他们回来后，在自动

化所成立了151工程课题组，还让我当了副组长。 

　　1965年，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到力学所来蹲点，他指出：“国民经济建设中有不少重大问

题需要科学院发挥作用，协助解决”。他举了东风万吨轮的例子:“该轮船是在大跃进时建造的，既无设计图纸

又无强度计算，建成后一直不敢交付使用，是个很大的浪费，尤其是它的发动机架——A架强度令人担心。如果

力学所能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做出结论，将是一个贡献。”当时眭朴如同志和我负责一个课题组，他是组长，我是

副组长，他是留苏回来的副博士，又是党员，敢于负责，于是挺身而出，接了这个任务。我们通过模型试验和分

析，最后认定该A架是有足够强度的。当时所里十分重视这个任务，政治部派了指导员下来做宣传鼓动工作，而

组内成员都是大家一条心，加班加点干，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最后这项成果在1965年中科院成果展览会上展出

了。要说的是，任务下来后不久，眭朴如就另有重任去干别的工作了，但要不是他挺身而出，我是不敢贸然接受

这个任务的。 

　　这时科学院又下达了一项任务。1965年以前我国各炼钢厂都用落后的平炉炼钢，中科院化冶所的所长叶渚沛

先生是国外归来的冶金专家，他们所协助首钢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从而在炼钢史上翻开了新的一

页。但是正在开炉的前夕，发现转动齿轮有切削现象，正式开炉会不会出事？于是科学院派出了由化治所牵头的

专家小组前去会诊。力学所派胡海昌先生和我参加，去首钢听了设计人员的汇报后，才知道问题集中在转炉的力

矩分析上。有两位北大数力系毕业生参加了力矩计算，用的是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方法，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转

炉的特点是转，盛着钢液的转炉不停地旋转，在各种不同角度执行加料、吹氧、出渣、倾倒等任务。通过电机与

蜗轮蜗杆传动系统操纵转炉的转动。因为炉形复杂，传动系统的力矩计算十分复杂，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靠

人工手算很费时间。齿轮切削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力矩算错了，传动系统强度不够，这就牵涉到是否要更换整

个传动系统与电机；另一个可能是新的齿轮未经啮合，只要多转几次就可以了。叶所长倾向于后者，但两位计算

的同志担心前者。因为试车时有许多人要来参观，包括领导同志，如果发生事故，责任太重大了。他们的计算因

为耗时太长，没有校核过，所以不放心。我看了他们的计算报告及图纸后，认为可以用三重积分法，推导出一套

解析公式，估计几天内可以完成校核工作。回来后经过推算，果然在几天内完成了任务，结果证实他们的计算没

有错误，首钢也就放心地按原定计划开炉了。这项成果，由化冶所上报，也在1965年中科院重大成果展览会上展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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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是我工作上颇为得意的一年，中科院重大成果展览会上三项成果有我的名字：东风轮A架强度分析，

首钢氧气顶吹转炉力矩分析和151工程。151是自动化所完成的，我是副组长，但只是挂名，原计划有加载系统，

后来取消了，所以我基本上没做什么贡献。 

　　不久，科学院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又提上了日程，成立了651设计院，把我调到总体设计部六室，担任动强度

组组长，从各大专院校分配来一批大学毕业生，到我组的还有位硕士。尴尬的事又出现了，一开始就召开总体方

案论证会，各所的科研骨干都参加了，但我又因人事条件不合格，不能参加，由新到我组的那位女硕士前去。一

位领导如果没有威信，怎么能领导好工作？而我这组长，连参加会议的资格都没有，怎么会在群众中有威信呢？

我便托病去住院了。 

　　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科学院党委瘫痪后，651设计院技术负责人钱骥同志和新技术局分管651工作

的苏处长突击宣布了一个改组方案，将原来的各研究室打乱重建，任命一批业务骨于，负责各项业务工作，以期

卫星研制工作不致中断。 

　　581组建后，应地所二部负责包括环境强度实验室在内的仪器舱头部各项研制工作，钱骥同志是技术负责

人。1958年后在他领导下对人造卫星研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所以在他病逝后还被追授了“两弹一星”勋章。

581设计院调上海后，我曾被调到应地所二部工作过，他认识我，他们的名单上也有我，将北郊应地所二部建成

的环境强度实验室也划归我领导。那原来是金立肇同志负责的，他是1956年大学毕业的，曾在力学所里随郑哲敏

先生(院士)学振动，我们很熟。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文革”一开始，他就被组里群众轰下了台。我负责的动强

度正需要试验支持，而北郊那些同志也乐意接受我的领导，所以虽然后来钱骥靠边站了，他们那个改组计划也落

了空，但我们的工作却没有中断过。 

　　当时正值“二月夺权”，两派斗争得很激烈，我们组几位年轻同志都去参加斗争了，我们便自发地组织起来

工作。北郊那些同志年龄较大，对设计院两派又不熟悉，还是对业务工作比较有兴趣。当时各级领导均被迫靠边

站，但仍在工作的干部对卫星工作都很重视，有时开仪器展览会，我们看中的仪器，只要提出，就会得到优先照

顾，所以我们得到了不少进口的振动测试、记录仪器，还得到了一台日本的振动试验台，再加上北郊原来的设

备，正好开展卫星振动的试验。 

　　领导班子虽已瘫痪，但生产计划班子还在工作。本着对工作的责任心，只要计划处的人交来任务，无论是平

日还是周末，我们都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地进行试验。仪器舱是卫星的核心部分，舱内布满了在上天后要执行各

项任务的仪器，是1958年以来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成果，在飞行过程中要承受激烈的振动、冲击等环境。为了保

证它们的正常运行，卫星研制过程中除单件仪器做环境试验外，还需要将它们组装起来在仪器舱内整体地做环境

模拟试验。一般需要经过初样、试样、正样三个阶段的试验，反复修改设计，直至完全过关。由于是第一次设

计，缺乏经验，最早的仪器盘是由三根立柱支撑，立柱根部用螺母锁在底座上。这种结构形式，能承受火箭发射

时的过载，但却无法抵抗振动，一上振动台，头重脚轻的仪器盘便发生了激烈的横向摇摆。怎样修改才能解决这

个问题，而又不致影响整体进度呢？通过计划处，我了解到仪器盘上的电池组重量最大，而电池又是可以用橡胶

灌封而成为一个整体的，于是我建议用充满着灌封电池的整体作为支座，代替原来的三根立柱，在电池盒上安放

其他仪器。这个办法既简便，又彻底解决了振动问题，于是被采纳了。 

　　文革开始后，651设计院划归七机部。文革结束以后，我又调回到力学所。不久就赶上了提职，由于力学所

的高研们对我比较了解，1979年底我被提为副研究员，1988年又被提为正研究员。在力学所，我进行了阻尼减

振、海洋工程结构动力学领域的研究。承同行们厚爱，我曾被选为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常务理事，振动与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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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担任《强度与环境》《嗓声与振动控制》杂志副主编，《振动工程学报》《工程力学》

和《振动与冲击》等杂志编委。在到离休年龄后三年，我也就真正地离休了，研究生涯从此告终。 

 

　　关于作者——田千里 

简介：田千里，男，研究员。1931年出生于北京。1952年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因技术革新立二等功。1957年毕业于

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调入力学所，先后聘为助理研究员（1963年）、副研究员（1979年）和研究员（1988

年）。主要从事结构动力分析、阻尼减振等领域研究，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相关成果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三等奖、国防科工委三等奖以及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二等奖等。曾任《强度与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杂志副

主编，《振动工程学报》《工程力学》《振动与冲击》等杂志编委。现已退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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